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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被出现的最早年代，一时似
乎难于精确考证，但自明清以来，龙
被悄然“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
随着清朝的结束，龙被的贡品身份
慢慢淡化。

“龙被复制项目评审会”专家评
委通过对比观摩发现，白沙这一刚
刚织绣而成的龙被显得更为具象，
尤其是龙的眼睛、龙须、龙鳞似乎显
得更传神。“元代、明代的龙被图案
没那么传神，清代末期以及民国时
期的作品，龙被的图案更加丰富，造
型更显得具象。”符少玲认为，从目
前搜集得来的黎族龙被来看，无论
是色彩还是图案，都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其中大多受到汉族文化的影
响，目前，部分产自于清代的龙被还
绣入楷书、隶书、行书、草书等纹样。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韦慎介绍，龙被的图案色彩应与所
处的年代有关，如早期的龙被多用
黄色丝线来绣，清末至民国时期，红
色丝线织绣开始增多。在黎族地
区，有声望的长者，或是家世显赫的
老人过世后也用墨蓝色（或蓝黑色）
的龙被盖棺；而红色的龙被多用于

“红事”，如大户人家的婚礼拜堂、子
女祝寿、盖房升梁等。时过境迁，随
着社会发展，黎族有些传统习俗淡
化，龙被的使用场景渐渐变少，再加
上龙被制作技艺复杂，且耗时长，自
民国末期以后，随着掌握古老织锦
工艺的民间艺人相继去世，制作龙
被的技艺慢慢地就这么失传了。

韦慎认为，同样是黎族龙被，但
不同时期的作品图案以及构图都有
一定区别，这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
审美观念与社会人文背景，现代人
要想复原黎族龙被，就要先读懂黎
族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要了解黎
族群众自古以来的精神信仰，才能
更好地学会与传承这门失传多年的
黎锦技艺。

“区别于黎锦服饰用品，龙被在
黎族地区代表的是一种虔诚的精神
信仰。”白沙文化馆馆长符少玲介
绍，龙被的织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摘棉、脱棉籽、纺纱、染纱到织绣
除龙被，诸多细节在黎族民间都很
有讲究。

资料显示，一般来说，未成年人
不能参加龙被的织制，必须要技术
高超且身体健康的织绣者，才能担
任织绣龙被的工作；从开始到完成
织绣这段时间里，不管是半年还是
更久的时间，织绣者每天都不能间
断，无论工作多忙多累都要坚持，即
便是确实忙不过来，也要把织布“动
一动”，或“绣一绣”；织造龙被可以
用踞腰织机，织出来的花纹图案比

较传统、色彩单一，也可用脚
踏织机织好底布，再绣上
图案。

龙被因黎族支系和
居住地区相异，各具特
色，其款式多样，一般由
单联、双联、三联、四联、
五联和七联组成，最常见
的是三联龙被，长度一般
在1.7—3米，最长可达3.8
米，宽一般在 1.1—1.4 米。
五联幅和七联幅分别由五至
七幅彩锦连缀而成通长2至

—3米，宽1.5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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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初，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龙被复制项目评审会”现场，摆放
着一套由三幅彩锦连缀而成（三
联）的黎族龙被。底色为墨蓝色，
色彩厚重又不失绚丽，龙被上的
龙、凤、麒麟、吉祥鸟、鲤鱼以及仙
草等图案栩栩如生。龙被由白沙
5位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
人历时10个月完成。

“复制黎族龙被，在海南尚属
首次，白沙在黎锦非遗文化传承上
大胆尝试，这一做法值得肯定。”评
审专家们一致认为，与传统的黎族
龙被相比，白沙这一龙被在原材
料、染色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异，
但从织绣技艺来看，它在还原黎族
龙被制作技艺的道路上迈出了成
功的一步。“新品”最终通过了专家
评审。

技艺失传多年

黎族龙被，因其产地主要在古
崖州，也称为崖州被，是进贡朝廷
的珍品。

对于黎族龙被，海南省民族宗
教事务委员会、海南省非物质文化
研究会于2013年编撰《海南黎族
传统工艺》这般描述：“龙被是集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四大工艺于一身
的精品，是黎锦中文化品位最高、
技术最高超的织锦工艺美术品。”

然而，现今，黎族龙被稀缺已
是不争的事实。白沙文化馆馆长
符少玲介绍，当地政府部门目前馆
藏的龙被仅有3幅，在白沙民间也
鲜见龙被。让人感到忧心的是，黎
族龙被的制作技艺由于种种原因
已失传多年了，如何寻回失落的龙
被制作技艺成为黎锦技艺传承中
的重要一环，且迫在眉睫，而这，也
恰是白沙此次不遗余力推动“龙被
复制”项目的最大初衷。

白沙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张质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
2019年 6月起，白沙鸿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开始承担黎族龙被复
制项目的执行工作，该企业负责人
符建阳将在白沙多个乡镇收藏得
来的数张龙被，提供给白沙纺染织
绣非遗传承人研究、学习，同时还
组织传承人远赴江苏观摩学习江
南织造、苏州刺绣的技艺。

今年58岁的王瑞妹是海南黎
族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传承人，她与
其他4名县级纺染织绣技艺传承
人一起完成了这一项目。

“从某种程度而言，苗族刺绣
与黎族龙被的绣法有异曲同工之
妙。”符建阳说，为此，该项目还邀
请贵州省苗族刺绣非遗传承人长
期驻留白沙指导、协调龙被复制项
目。

还原诸多工艺

针法、绣法，花足时间与精力
来学习，或能琢磨出其中的七八成

“门道”，但在制作原料上，复制黎
族龙被似乎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
门槛。

作为白沙“龙被复制项目评审
会”专家评委之一，海南省民族博
物馆副研究馆员韦慎认为，黎族龙
被的原料为海南岛树棉。根据植
物分类学，海南岛本地棉为锦葵科
棉属多年生灌木状植株的种籽纤
维，其棉铃一般有黑子8至9粒不
等。由于海南岛日照充足，灌溉水
源充足，土壤肥沃并略带碱性，海
南岛本地棉可生长至6米高。目
前，海南岛树棉已经没有种植量，
染料部分失传，有些植物染料也很
难找到，这是复制龙被的最大难
处，也是瓶颈之一。

除原料外，复制黎族龙被在染
料与图案构思上也面临不少难
题。记者走访数位黎族龙被藏家

了解到，龙被多采集黄姜、鸡血藤、
苏木、板栗壳等植物榨汁染色后，
又多次晾晒及风干，但由于没有具
体文字记载，这几种染料的搭配比
例有待慢慢推敲。《海南黎族传统
工艺》一书记载，龙被构图严谨，色
彩艳丽，题材广泛，凡是天上、地
上、人间诸多事物以及神话传说中
诸多形象，都是龙被图案表现的元
素。以龙的形态为主，其他陪衬的
图案有自然界的日月、祥云、彩虹，
有八仙、五子登科、福禄寿等神话
人物图案，也有麒麟、白虎、金狮、
仙鹤、喜鹊、蝙蝠、鲤鱼等图案，大
多还会添加灵芝、仙桃、桫椤、牡
丹、莲花、幽兰、金菊、翠竹等花草
植物图案。

“在白沙，能借来观摩学习的
龙被可能也就四五件，我们要反复
揣摩与修改图案的绣法。”在王瑞
妹看来，双面绣技艺在黎锦织造工
艺中一枝独秀，织绣者可以通过仔
细数线条，算出经线、纬线的数量
来走线，然后“在大脑中画图”并由
此织出图案，但研究龙被技艺，它
应是先织好布料，再用丝线在布料
上绣出花纹图案，这种绣法属于单
面绣，工艺难度最大。

她说，织绣龙被的挑线工序是
一门细活，以绣出龙鳞图案为例，
一般都要里外绣足三层，才能凸显
出它的纹路与色彩层次。由于龙
被图案绣的是丝线，一旦走错线，
拆线容易起毛，补线又容易导致饱
和度不均匀。

来自海口的龙被藏家廖善新
建议，在推动“龙被复制项目”过程
中，尤其是手纺线与植物染色这两
个环节不能忽略。

五
位
传
承
人
历
时
十
个
月
完
成
复
制

黎
族
龙
被

文\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曾
毓
慧

白
沙
复
制
的
龙
被
作
品
。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曾
毓
慧

摄

用海南岛树棉
棉絮手纺的棉线。

海南岛树棉枝
叶繁茂，挂果棉铃
很多。

海南岛树棉棉铃个头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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